忆“羿  楼”
毛安澜
1941年元月，亚子先生和佩宜夫人自香港九龙德成街移居柯士甸道107号2楼。这是一幢公寓式三层楼房，位于柯士甸道旁的高坡上，周围有草坪及亭台，自然环境虽很宁静优美，但邻里居民却比较复杂，在草坪上同类型的其他三幢楼房中、分别住有上海来的杜月笙，原驻日本大使许世英，以及温沅宁等大名鼎鼎的人物。

沿107号宽大的楼梯走上二楼，便是亚子先生自己命名的“羿楼”寓所。一对玻璃大门，两旁是镶花玻璃窄墙。整个楼面分成南北两部，其间有天桥相联，上有透光玻璃屋顶。南半部有大小卧室两套，一个会客厅和餐厅，一个大的阳台上足以摆放两桌酒席。大门是朝西开的，大门右手的大房间是亚子先生夫妇的卧室兼书房，大门左手是我父母亲和我居住的房间。向北走过天桥有一排小房间，分别住有亚子先生的次女无垢和外孙光辽以及黄宝珣、杨刚、吴壮秋、及女佣陈阿曼和阿五。二楼最东部是厨房和杂物间。

亚子先生移居柯士甸道后，曾有诗云：

草树依然入望青，投荒聊遣慰伶仃。

深惭诸葛隆中宅，敢拟遗山野史亭。

（时有辑南明史之意）

偕隐有妻吾自足，从游得伴汝能馨。

（啸岑伉丽与余辈同寓）

却怜歌哭同时事，活到师门总泪零！

（谓余晋谒蔡夫人事）

《移居柯士甸道有作，示佩宜暨啸岑伉丽》

此诗表达了亚子先生刚离开“孤岛”上海“活埋生活”的心情。进住“羿楼”不久，亚子先生逐渐活跃起来。他会见了许多老朋友、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和民主人士也经常来访。亚子先生精神振奋、情绪高昂，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。当时“羿楼”的客厅上高朋满座，亚子先生十分健谈，有时即席赋诗，高声朗读，却一点也不“口吃。”1941年初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，宋庆龄、柳亚子、何香凝、彭泽民联名签署发表的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声明，就是由柳亚子先生在“羿楼”亲笔起草的。同年4月，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，亚子先生拒绝参加会议，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去了亲笔代电，也是在“羿楼”写的。信中怒斥国民党发动“皖南事件”，声称：“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西山采蕨，甘学夷齐；南海沉渊，誓追张陆。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”。国民党当局竟以所谓“违反国策”罪，开除柳亚子先生国民党党籍。亚子先生听到这一消息，不禁拍案大骂，怒不可遏。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发怒。亚子先生初到香港，就以卖诗、字掩护他的革命活动，同时用以弥补生活费用。被开除“党籍”以后，断绝了经济来源，生活更加困难，后来他到了桂林和重庆，生活再困难，也坚决“不愿向小朝廷求活”，宁以卖诗和字来接济生活。1944年5月26日，他从桂林给我父亲的信中提到“……梁祖光带千元亦到。纸则被他弄湿，据说不能用，现另购写来”。父亲敬佩柳亚子先生这种高贵气节，积极为他接洽卖诗卖字，多方设法帮助他渡过经济难关。

在“羿楼”一年中，柳亚子先生酬酢活动多，观剧野游多，出访接待多，撰写诗词多，每逢宴会、文娱、会客以及喜庆节日都赋诗作词，抒发当时的情感。在诗歌中还记录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背景等等。但是柳亚子先生的草楷别具一格，一般人都不易辩认，我父亲因长期与他相处，熟悉其笔法，基本上全都认识，自然地充当了“柳字翻译”，实际上还起了“私人秘书”的作用。我母亲则为柳亚子先生整理并抄写资料，干点跑腿事。那时还有我的表姑母沈月贞（又名沈月箴、沈墨樱、王静娴）被新加坡当局以宣传共产党罪驱逐出境，途径香港避居我家。她也帮助抄写资料。柳亚子先生极为欣赏，到桂林后还不断来信询问“月妹何在？”“墨樱消息如何？如有所闻，希即告我。”1943年3月15日信中又提到：“每忆兄与华昪妹、月妹为我抄稿事，辄不能去怀，觉甚凄恻也。……”他感叹离开“羿楼”后，找不到一个满意的人帮助他抄稿。

1941年12月8日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九龙首当其冲，英军节节败退。柳亚子先生全家于9日凌晨匆匆过海去香港，我们全家去附近山林道亲戚家。日军攻占九龙数日后，街上逐渐有了行人，月贞姑母和我冒险前往107“羿楼”探视，各个房间的房门都未关上，室内十分凌乱，可见出走时的匆忙情景。这时忽闻敲门声，门外站着一名日本军官，月贞姑母急中生智，指指三楼，日军军官就往三楼走去。我们顺手抓了一床被子及几件衣服，匆匆下楼回山林道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进“羿楼”的经过。事隔一年后，柳亚子先生从桂林给我父亲来信说：“……月妹究在桂否？久无消息为念，渠与世兄冒险往‘羿楼’取出的稿本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请询明世兄告我，则感谢不尽矣。……”传闻有误，又一次引起柳亚子先生因九龙沦陷，“羿楼”为日军所占，尽失研究南明史的图书、手稿之痛。

柳亚子先生寓居“羿楼”的时间虽不长，但更激发了他抗日救亡的斗志，他到了桂林后，又命名他的住所为“羿庐”，更勇敢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和争取民主的斗争，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注：[1]柳亚子先生名其寓所为“羿楼”，借“后羿射日”的典故，隐射“抗日”之意。

[2]作者系毛啸岑之子，母亲沈华昪，均为柳亚子同乡、好友。鞍山钢铁公司设计院离休技术干部。

